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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美食
南湾湖风景区第七小学 二（3）班 胡培松

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妈妈正
在做青团。妈妈说，这些做青团的
艾叶，是爸爸在春天的时候采摘回
来的。

首先，我看见妈妈把洗干净的
艾叶放在水里煮一煮，然后再把艾
叶放在机器里把它打碎。最后，开
始和面，在面里放入一勺白糖、猪
油，还有水，不一会儿，面就和好了。

然后妈妈把炒熟的芝麻和花生

放入机器里打碎，再加入白糖和猪
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包青团了。

青团煮好了。绿油油的像一个
个饱满的翡翠，闻起来有浓浓的艾
叶香。我咬了一口，啊！掺夹着花
生、芝麻和艾叶的香味一直回荡在
我的嘴里。

真好吃呀！有春天的味道，也
有爱的味道！

（指导老师：余微微）

你的乡村和我的城市
浉河中学 七（11）班 张越阳

外婆住在乡下的一个偏
远的村庄中，她在那里生活
了一辈子，一生与几块田地
为伴。

我总觉得外婆那里凄凉
清冷，几乎每一次过去，不出
半日便闹着要回去，外婆尽
管不情愿但仍是催促爸妈带
我回去。在与外婆相处的稀
少的日子里，我发现她总是
坐在田埂上，凝视着那沧桑
的田地，眼中满是渴望与憧
憬。有时嘴里嘟囔着几句：

“稻子呀，今年雨水好，你们
快点儿长吧！”我也望着那片
田地，绿油油的一片，水稍稍
漫过田埂，浸润着这片田地，
一切都充满活力。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
样，不就是几块田吗？为何
要如珍宝般呵护？我心疼外
婆，每次回去，总看见她佝偻
着背，辛勤地在田间劳动，汗
水滴在土地上，她丝毫没有
抱怨，倒是深情地望着土地
上的庄稼。

终于爸妈觉得外婆太辛
苦了，便将她接到城里，和我
们一同生活。我很高兴，外
婆终于脱离乡下那片田地，
可以享福了。但外婆好像十
分迷茫，更有些不知所措。
我认为外婆一定是刚来到城
里，不习惯而已。

慢慢地，一切似乎都变
了。外婆脸上的笑容消失
了，做事情的时候也是心不
在焉。一会儿望向窗外的天
空，空中飘着稀少得可怜的
云丝，她说道：“这又下不了

雨，庄稼可别干死了。”吃饭
的时候，望着碗中洁白的米
粒，她暗自叹息：“如今只能
在这里看到你们，不能站在
田间看着你们生长了。”和小
区的老人聊天时，只知道种
田的她和他们聊不来，总是
无精打采，敷衍了事。

我很茫然，外婆这是怎
么了？我跑去问外婆，只听
见外婆喃喃地说：“唉，不知
道乡下的庄稼怎么样了。”我
有点疑惑，更有些吃惊，问
道：“你在这儿享一享清福不
好吗？非要去管你那几块
田，这里的生活不比乡下好
吗？”“你还小，不懂。告诉
你，你也不明白。”外婆望着
我，眼眶有些潮湿。

在外婆的诉说下，爸妈
与 我 带 着 外 婆 回 到 了 乡
下。放眼望去，蓝天上大朵
大朵的白云如同孩子嬉笑
着，田中绿莹莹的水稻欢呼
着。幽静的小路上，花开得
一片烂漫。

一下车，外婆像变了个
人似的，顿时来了精神，还没
坐下来喘口气，便拉着我轻
快地走向她的田地。

瞬 间 我 明 白 了 ，这 里
有 外 婆 的 乡 村 ，有 她 的 挚
爱 和 寄 托 ，劳 作 是 她 最 好
的生活。在我的那边有我
生 活 的 城 市 ，是 我 生 活 的
港湾。

很多时候，你的和我的，
没有对与错，是它们承载的
意义不同，就如你的乡村和
我的城市。

自强不息
厚德励志

信阳市第五初级中学/特约

山林间的微笑
浉河中学 八（1）班 李 锦

心灵居住的地方叫乡野，源源
不断的河流叫传承。而我便心系着
这片小小的山林，无论身在哪里都
似乎未曾离去。

“得在天黑前快点儿弄完。”二
哥指着前面前面的小山坡。它的名字叫

“朝山头””，，是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故
乡。在我老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矩，“上年坟”。自打记事起，我每年
都会来这个地方。

旧年的寒风带来一片萧瑟，这
次的任务却归于我和二哥身上。“那
咋能行？他俩还这小！”当爷爷得到
这个消息时，他有些焦虑。“往年你
老爸和你大伯两人都走不透溜，你
哥儿俩还是别去了。”他坐在床头望
着我们俩，爷爷的眼中是一份说不
出的怜惜。“可是眼下，大伯他们都
在外地，总不能撂下不管啊……”

“那就不……唉，那都是折腾你们孩
子，我们那辈儿啊规矩多。”爷爷长
叹一声。

“爷爷，你吃过的苦很多，但我
们也到了该担当的年头了。”爷爷
的 嘴 唇 有 些 干 涩 但 不 断 地 微 颤
着。只见爷爷一手撑着床头，一手
拄着拐杖站了起来。“爷，你同意
啦！”我似乎觅得食一般，心中一
闪。而爷爷只是抚了抚我的后脑
勺，和蔼地笑着。

“那就走吧。”我听见爷爷说。
一路上，我们从沥青的大马路不知

不觉地踏上了泥泞的小道。朝山
头看去——那是一个几代人都称
作“家”的地方。红墙黑瓦不再是
小说中的情景，冷瑟中似乎带着泥
土 的 清 芬 。“ 咱 们 先 去 一 趟 老 宅
子。”爷爷用戴着手套的手指了指
那边的茅草屋。原来那是爷爷的

“百宝屋”，斗笠、蓑衣，还有那布满
斑斑锈迹的镰刀……跟爷爷一样，
都上了年纪。爷爷戴上那斗笠，别
说他真还有“老骥伏枥”的意气。

“往年你老太就住在这儿，那时候
他也常在这片山上砍柴，我们就在
这儿长大……”

天边飘洒着点点飞星——是
雪 。 我 们 便 加 快 脚 步 向 山 里 走
去。“爷，这里滑，您注意下啊。”湿
润的土地覆盖着山坡。我牵着爷
爷，爷爷走在前引路。耄耋之年的
他已两鬓苍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这片山岗。

记忆里爷爷曾感叹：“恐怕再过
一二十年，就没有人记住这把老骨
头了。”

而现今，爷爷当起了我们的领
路人。“再过几年就真走不动喽！”爷
爷呵呵地笑着。山间的飞雪落在我
们的头上，我调侃着：“现在，咱都是
白发人了。”一步步，我们翻过了山
坡；一步步，我们越过了山岗。

那天，山野里弥漫着我们的笑
声，那是一脉香火在默默流淌。


